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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泰门名称流变考
□ 张筱文

在龙首原东缘临近浐河之处，有一条

明显高于周边区域的黄土梁，梁上有一座

古老村落，名为广大门村。

广大门村的古老，

是因这里曾是唐长安城

禁苑东面二门之南门——

光泰门所在地。至少

自唐代起，这里便已得名

光泰门，唐朝后诞生了

光泰门村。时间推移，

历史变迁，1949 年后，

流传一千多年的光泰门

村名称演变成了广大

门村。

光泰门是唐代长安城

核心皇家苑囿——禁苑（隋代

称大兴苑）东垣墙二大门之

南门。据考证，禁苑占据唐都

长安北部大片地区，北枕渭水，

向西包揽了汉长安城，南接

宫城，东抵浐河、灞河西岸，

周回一百二十里，苑周有垣墙。

东西各设二门，南北各设

三 门，光泰门正是

东垣墙的南门。

光泰门近浐河、

灞河汇流处，与唐代

长安城漕运

体系核心枢纽

广运潭近在咫尺。考证认为，广运潭在“浐灞

之会”，即浐河、灞河交会处，是唐代关中地区

漕渠的终点，东可以接纳由漕渠行驶而来的

漕粮船只，西可以转送都城供给，光泰门便是

向西转送都城供给的最近通道。在广运潭

和光泰门之间，还设有漕船装卸、储存米粮的

“米仓”。

西北大学教授张永禄研究指出，光泰

门与广运潭渡口形成水陆联运节点，具备

双重交通功能；《陕西省志》记载，光泰门与

浐河直线距离不足500米，掌控着禁苑东向

出入通道。光泰门外东北侧三公里处即是

汉 灞 桥 所 在 ，自 秦 汉 以 来 就 存 在 一 条

通 往 高陵、渭北的交通大道，光泰门外被

认为是水陆交通汇集之处，是长安城东的

交通要冲。

唐末，光泰门和整个禁苑体系随同唐王朝

的覆灭走向圮废，光泰庙也遭遇了毁灭，

史载：朱全忠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

宫室、百司、庙宇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

而下。”光泰庙在此期间遭受拆除，不过后人

很快又在其遗址之上重建庙堂、再塑金身。

在原禁苑光泰门所在地的黄土梁之上，

再也没有了皇家禁苑制度对黎民百姓生活

生产的禁制，并且还矗立着一座规模可观、香火

旺盛的光泰庙，自然而然这里成为了人们定居

生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选。

根据推测，唐王朝覆灭之后，陆续有百姓

来到光泰庙周边生活定居，围庙形成聚落的

现象在中国传统聚落中本就较为常见，加上

这里黄土深厚、水源丰富、交通便捷，可谓是

宜农宜商的风水宝地。

民间传说，光泰门村形成于

明代隆庆年间，为“光大里”。

至明代光泰庙周边已形成村落。

据2024年考古文献，当地出土的

明代地界碑已使用“光太村”的

名称，印证了地名传承关系。

到了清代，嘉庆年间编修的《咸宁县志》

将本村记载为“光太庙村”，属咸宁县午门社；

民国时期，《长安咸宁两县续志》沿袭前志，

仍记载为“光太庙村”，注释又称“光太门村”，

属咸宁县午门仓（后划归长安县），彼时的

光太庙村已是包括马家湾等四个自然村在内的

大村。

1949年后，光太庙村正式改称广大门村，

从南而北包括马家湾、堡子村、窑场子、什字街、

后街五个自然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村。关于

从光泰门到广大门的名称演化，《西安通览》

概括记载，光泰门遗址在历史演变中形成

“广大门”村落区域。

至于演化过程，笔者略作猜测：唐王朝

覆灭后，李晟忠烈祠渐成庙宇，由于禁苑

体系的毁废，临近光泰门区域良好的地理

区位和自然条件，人们陆续倚李晟庙而居，

久而久之聚而成村，遂有了光泰庙村。但在

历史的长河之中，自然的洗礼、人口的迭代

导致历史信息不断损耗、异化、失真。

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光泰门变为光泰庙，

光泰庙成了广泰庙，广泰庙再成广太庙，

广太庙又成光太庙，光太庙又成广大庙，

广大庙又成广大门。“光”和“广”读音相近，

“泰”和“太”读音相同，“太”和“大”意思相近、

书写差异不大，加上村名和庙名的混用，

几个名称在历史记载中交替出现，非常考验

后人的辨识能力。

名称虽有差异，但传承关系非常明确：

广大门村系由唐代光泰门演化而来，光泰门村

所在区域拥有更为古老和丰富的历史。

光泰门村所在区域在秦、汉时期即为

著名的“灞上”之西端，唐朝时作为禁苑东垣墙

二门之南门，且地近广运潭，交通位置非常

重要。宋以降，光泰门村作为交通冲要之地

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西安城和渭北之间的

一条官马大道经行本村：大道全长125华里，

由西安东廓门向东，经今石碑寨、光泰门，

到新筑镇，再经漕渠村、耿镇，由耿镇渡过

渭河后进入渭北。相应的，在光泰门村东北

方向的浐河、灞河之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座

被人们称作“古渡”的光泰庙桥（渡），《咸宁县志》

记载：光泰门渡，入高陵路。《咸宁长安两县续志》

记载：光泰庙桥，在县治东北十二里光泰庙村

灞水上。桥由光泰庙至宋家围墙，冬有夏无，

人称古渡。每至冬、夏之初，由光泰庙、宋家

围墙人民循例修拆。

村庄名称历经演变，村庄历史历经变迁。

史料记载，光泰庙村在明清时期一度

属于回汉杂居。据马长寿相关研究，光大门村

曾出土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马氏祖茔碑，

碑文记载光大门村属于回民聚居村落。清末

动乱之中，光大门村于1862年至1865年成为

回民和清军争夺的焦点，历经刀兵祸侵。

1866年，入陕捻军又与清军在光泰庙村

附近展开激战，尤其是十里铺血战成为战役

转折点，其主战场正是地势高亢、地处交通

要冲的光泰庙村。

1918年，陕西靖国军左翼军与陈树藩部

在光泰庙村附近多次发生激战。

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

光泰门村（广大门村）千疮百孔，民生凋敝。

清代以来，村民广种薄收艰苦求生。1949年后，

全体村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

改善，村庄实现飞跃式发展，村民生活蒸蒸

日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浐水潺潺，如细语轻吟，在岁月的长河中

悠然前行，诉说着不老的传说；龙首原如山不动，

任江河代谢往来古今，凝视着亘古的相遇。

城市化浪潮之下，广大门村早已拆迁殆尽，

原住村民四散而居，期待尽早回迁新家园，

和昔日守望相助的乡邻再度重逢。

风物人文

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

队伍中，有周东屏（原名

周少兰）、戴觉敏、曾继兰、

曹宗楷、田喜兰、余国清、

张秀兰 7 名女红军战士，

她们都是随军医院护士。

打仗时 ，她们跟着部队

向前冲，不顾个人安危；

常把饭让给伤病员，缺粮时

找野果、树皮掺米糠为战士们充饥；缺药时

收集、购买药品或采集中草药为战士疗伤。

因英勇抢救、热情护理，她们被红二十五军

指战员称为“七仙女”。

1934 年 11 月，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

徐海东、吴焕先率领下实施战略转移，一出发

就是急行军。11月17日，击退敌“追剿队”

第五支队后，部队接近平汉铁路。军政治部

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怕7名女同志急行军

中掉队出危险，派医院政委苏焕清动员她们

留在根据地，并发给每人8块大洋。

面对这一决定，她们攥着大洋，心情沉重，

有人急哭了。年龄稍大的曾继兰说：“不行，

我们不能留下，死也不离开红军，要随部队走。”

向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屏把大洋往地上一甩，

与军参谋长戴季英争理：“回去，回到哪里去？

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重新去当

童养媳吗？你没有排斥女同志参加革命的

权力！”其他人也把大洋甩在地上上前讲理。

戴季英解释说是对她们安全负责，她们原地

一坐，谁也不动。

这时，副军长徐海东骑马过来。女红军

知道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平易近人，便围上去

诉说经过和决心：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

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徐海东了解

情况后说：“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

考验，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

机会吧。”说罢。他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

队伍去吧！”姑娘们破涕为笑。

部队出发后，为甩开敌人，每天急行军

四五十千米，常夜间行动。7名女战士把绑腿

解下来结成一条长带，互相牵引摸索前进。

为防掉队，她们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

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仍坚持给伤病员

送药、争做护理。军首长见她们身体弱、

时而掉队，又动员她们离队，待形势好转后

再接回。她们一致表示：“活着是红军的人，

死了是红军的鬼，坚决不走。”领导再次被感动，

她们继续随部队前进。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在

庾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占领东北

坳口。红二十五军长途行军月余、转战千余里，

已疲惫不堪，排哨大部分人睡着了，直到

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

立刻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反复冲杀

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此战毙敌300多人，

红军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伤，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下打进去、颈后

穿出，他昏迷了四天四夜，护士周东屏一直

守护在身旁。徐海东醒来问部队怎么样，

周东屏含泪说：“首长可醒过来了，把人都快

急死了！”知道他四天四夜滴水未沾，周东屏

找来一碗面条一口口喂他。

独树镇 、庾家河两场恶战后，一些

伤病员因无药医治牺牲，7 名女战士极为

痛苦，强烈的责任心和战友情，促使她们

同医院战友一起收集缴获药品，想办法

买药品，乘空隙找偏方采草药。两个多月里，

她们用盐水和自制高锰酸钾天天给伤病员

消毒，有时边行军边把采来的树枝树根熬水

清洗伤口，弥补药品不足，挽救了不少

战友的生命。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国民党军连续

两次派重兵“围剿”。红二十五军奋力反击，

连战皆捷，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同时，派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

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医院随部队行动，

7 名女战士既要抢救看护伤病员，又要当

宣传员。

她们编新歌、演新戏，医护宣传一肩挑。

在庆祝解放大会上，她们演出节目，宣传

党的政策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

青年参加红军。唱歌跳舞演新戏她们并不

擅长，都是现 学 现 演 ，但 每 次 演 出 人山

人 海。红军未到时，地主散布谣言，强迫

群 众逃跑。女战士的宣传

很快打破造谣欺骗，大批

群众就回来了。

1935 年 8 月 15 日，

红 二 十五军进入甘肃

静宁县回族聚居的兴隆镇。

部队事先开展了党的民族

政策教育，尊重回族人民的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得 到 回 族 同 胞 拥 护 。

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几位女战士

更受当地妇女优待，被拉到家里吃饭，亲如

姐妹。她们还在医院院长钱信忠带领下，

深入群众家中为病人治病，回族人民连声

夸赞“红军好”。三天后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幼

站满街道两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端着

点心油馃子送行。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

的压力下，曾继兰、曹宗楷倒下，长眠在漫漫

征途上。她俩的牺牲没有吓倒剩余 5 人，

她们继续走在长征路上。

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甘边境黄土高原时

发生严重粮荒，只得向当地群众购买土豆

和作马饲料用的黑豆充饥。当地缺水，土豆

就连皮带泥蒸熟吃。翻山越岭几天，许多战士

饿得昏倒在路上。5 名女战士以坚强意志

战 胜 艰 难 困 苦 ，于 1935 年 9 月 15 日随

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

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7名女护士大都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

才十五六岁。周东屏7岁随母亲外出讨饭，

13 岁被以 50 块钱卖给人家作童养媳 ，

是共产党和红军救了她，1932年不满16岁

参加红军。戴觉敏很小就参加了红军，

哥哥戴克敏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

之一，父亲戴雪舫是共产党员、列宁高等

小学校长，在敌人空袭时为掩护学生转移

牺牲。戴觉敏1932年春天参加红军，在箭厂河

总医院当看护。

长征出发时，吴焕先叫供给部给她们

一匹小马，以便驮行李、有病时换着骑。

但她们很少骑马，凭两只脚，有的还是缠过足

的“解放脚”，穿草鞋、扎绑腿，跟部队一起

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谁也没有掉队。

在开创陕南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里，战斗

频繁紧张，她们每天随军转战，救护伤员、照顾

病员。徐宝珊重病，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

她们常随三副担架奔前跑后。每打下一座

新县城乡镇，她们更忙：上街宣传演出、收购

筹集药品、安置伤病人员，还参加群众工作，

没收地主恶霸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军供给部

曾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妇女衣物分给她们，

她们谁也不穿，随手转送当地群众。

西征北上途中，从天水附近渡渭河时

只搞到一条小木船。水流湍急，军领导决定

让“七仙女”和几个重伤员乘船过河，其他人

则攀着牵在河面上白布绳索，把武器弹药

顶在头上徒涉。参谋长戴季英从两当县城

请来照相师沿途拍摄，拍下了“七仙女”乘船

过渭河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陈列在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征途漫长坎坷，她们曾背着捆草作为

坐垫，坐滑梯似的溜下满地泥泞的王母宫塬，

也曾抓着骡马尾巴漂浮过山洪猛涨的泾河。

在泾河岸边郑家沟，她们淌着眼泪为军政委

吴焕先擦拭遗体……沿途人烟稀少、无粮

可筹，她们同样忍着饥饿、拖着疲惫的脚步，

一步一步走向陕北，胜利完成长征。

戴觉敏、周东屏、余国清等到陕北后都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摘自王胜杰、赵庆领、徐晖著《红色先锋：
红二十五军长征珍闻录》，未来出版社出版，
内容有删减）

漫步于省政协文史馆的二楼

展厅，在聚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历程的展墙上，

有一幅照片引人注目，它记录的

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

延安的事迹。

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山河

飘摇的艰难征程里，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位

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

实业家，以一生赤诚诠释着家国

情怀。抗战爆发后，民族危亡迫在

眉睫，他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牵头

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凝聚起八百万南洋华侨的力量。

数亿捐款、三千多名南侨机工、

数百批战略物资，从南洋源源

不断运往祖国，从街头小贩到富商

巨贾，全体南洋华侨同仇敌忾，

为救亡图存倾尽全力。

彼时的陈嘉庚，满心期盼着国民党能带领中国

走出危局。可当他踏足重庆时，眼前的一幕幕景象，

让他的爱国之心蒙上寒意。

时间回到1940年。蒋介石非常重视南洋慰问团，

下令以最高规格款待。金碧辉煌的会所里，鱼翅燕窝

罗列，法国红酒飘香，国民党大员们身着华服，觥筹

交错间，无人提及前线的浴血奋战，无人在乎家国百姓

的流离失所。陈嘉庚未曾想到，这场极尽奢靡的欢迎宴

仅仅是开端，在随后的六十多天里，这样的宴请轮番

上演，慰问团每天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

失望在一杯杯宴饮、一声声恭维中累积，最终化作

陈嘉庚难以隐忍的愤慨。他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

上刊登罢宴声明：“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

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然而，这份恳切呼吁，

在国民党的腐败奢靡面前，只换来一片死寂与漠视。

那时他并不了解共产党，听蒋介石一方提及也是

多有诋毁，不过在见识到重庆的奢靡和腐败之后，陈嘉庚

开始对这支队伍充满了疑惑和好奇。最终他决定北上

延安，亲眼去看一看。

黄土高原上总是刮着凛冽的风，细碎的沙土散进

风里，给眼前的景色蒙上一层朦胧的纱。在这片贫瘠

苍凉的土地上，连一株小花都透着顽强不屈的底色。

没有重庆的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毛泽东在杨家岭的

窑洞院子里接待了他。

这场“宴席”简陋得令人动容。一张坑坑洼洼的

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当作桌布。每个人一碗咸饭，

桌上摆着炒白菜和豆角等蔬菜，唯一的荤菜是一碗

清炖鸡汤。毛主席指着饭菜笑着对陈嘉庚介绍，这些

菜是自己种的，鸡汤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贵客，悄悄把

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

这碗清汤寡水的鸡汤，比重庆的山珍海味更打动

人心。陈嘉庚尝着鸡汤，心中满是震撼，他看到的不仅是

一顿简单的饭菜，更是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是军民

同心的温暖。在延安的日子里，他见干部与群众同吃

同住，战士们身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补着鞋底、擦着

枪支，眼神里满是坚定。人人都心怀希望，人人都有

信仰。陈嘉庚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真正能救中国的是

这些扎根群众、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

两顿饭，照见了两支队伍天差地别的作风，更折射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命运。这不仅是陈嘉庚个人观念的

转变，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拐点。延安之行后，陈嘉庚

在华侨欢迎会上发表这一论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坚定地将海外华侨的巨大力量转向支援真正为民族

复兴而奋斗的队伍，从此以满腔赤诚与中国共产党人

并肩同行，为祖国的独立与解放倾注全部心力。

这段跨越山河的“饭局往事”，早已沉淀为历史

深处的注脚。作风见人心，实干定未来。从重庆的奢华

宴饮到延安的朴素鸡汤，这顿饭的差别，恰是百年大党

赢得民心、行稳致远的密码所在。如今，山河无恙、国泰

民安，但那段历史所传递的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初心

从未褪色。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始终指引着我们坚守

初心使命，永葆清廉本色，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

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步履坚定地走向更加光明

的未来。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

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 设

《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 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

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

《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

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

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民族精神为宗旨，展 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

工作成果，开设《红色印记》《三秦史 话》

《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

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

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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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史馆的红色印记


